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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年驗毒計劃—你點睇？ 

嘉賓：Jacky（中五學生） 

Queenie（家長） 

沈偉男（香港兆基創意書院老師） 

韓小雲（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PS33-藥物濫用者中心主任） 
日期：２００９年 7 月３０日（四） 

時間：７：３０pm 

地點：香港基督徒學會（旺角道１１號藝旺商業大廈１０字樓） 
主辦：香港基督徒學會 
 
錄音整理： 
 

青年服用藥物的社會因素： 

 
1. 人際關係的壓力 
Jacky 是一名中五會考生，他（甚至身邊的朋友）感到人際關係是壓力來源之一，這方面不容

易處理。他曾聽過一個吸食 K 仔的人在一個電台節目分享，提及自己吸食 K 仔後覺得容易與

人溝通，Jacky 因而明白為甚麼時下青少年會吸食 K 仔。 
 
2. 學習壓力 
Jacky 另一個壓力來源是學習，對他來說，會考始終是一個很難過的難關，他平時六點離開學

校；回到家裡，他還有一大堆書本要溫習，直至深夜。沈老師開始時也分享了個人一個深刻

的學習經驗。由中學至今當上老師，他還是常常發同一個惡夢：夢見自己中七高考時面對的

壓力。他高考時要唸中史，令他非常痛苦。那種考試制度的壓迫對他造成很大傷害，那是一

種恐懼，怕進不了大學。 
 
Queenie 也體會到年青人面對很多壓力。作為母親，她倍伴子女成長時，同樣面對很大壓力。

例如她從不會看小女兒的功課，目的是要從小培養她的主動性及獨立性。她對小女兒拿得八

十多分感到滿意。但家長日會見老師時，老師對她說，以她小女兒這樣的成績，若不請補習

老師的話，五年班時，便會比其他有補習的同學差。那時她才了解到老師看重的不是小女兒

的獨立能力，而是純粹從分數評價她。Queenie 認為這些同學的成績很好，但沒有了自己的私

人空間。但她感到很大壓力，例如考試將到，家長會向學校提議多進行兩次小測，她反問自

己是否要跟這些家長一樣？ 
 
韓姑娘認同學習是一個原因驅使青少年服食違禁葯物。幾年前，她遇上一個女孩，家境富裕、

讀名校、成績很好，同學告訴她食冰可以多些時間讀書，因為她讀不完所有書，故此服食這

種興奮劑，讓自己可以幾日幾夜不用睡覺，通宵達旦溫書。她提到過去幾個月，不斷有新聞

涉及到中學生服食違禁葯物，其實以往也有學校發生類似的事，只是沒有被傳媒報導，故比

較低調處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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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社會階層與前途渺茫 
沈老師認為現在青年還面對沒有出路的問題。他的學生成績不高，家庭背景不好，他們很快

便需要考慮生計問題。其中一位女生的成績明顯進步很多，但她說因為家庭經濟不好，故此

中五畢業便要工作，照顧母親。同場一位參加者陳老師也認同貧窮也是導致這個情況的原因。

香港以往有工業等其他發展，現在工廠少了、麵包師父也少了，使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少了。

面對前景的渺茫，青少年可以做甚麼？他提到以驗毒計劃來壓制他/她們「吸毒」，只令他/她
們躲起來吸食，最終治標不治本，他認為政府需要想一個杜絕根源的方法—即改善青少年的

生活質素。韓姑娘也提出貧窮或青少年的社會階層令他/她們越來越沉迷服食違禁葯物，因為

他/她們走不出這種困局，所以更依賴「毒品」。 
 
4. 缺乏解決問題的方法 
Jacky 提到自己很多時一個人面對壓力，不知跟誰說。他們學校一班 42 人，一個班主人怎可

以照顧所有學生？他有弱視，老師希望幫他，但不知怎樣做，而且工作繁多，有心無力。他

父母也很忙，早上九點多上班，晚上十一點多才回家，星期日需要返大陸處理事務。所以，

他也不敢麻煩父母。每個人也用不同的方法處理，他自己就以吃東西來紓緩壓力，總體而言，

他認為現在年青人缺乏適當的渠道宣洩。Jacky 認為主流社會簡化了年青人「濫藥」，沒有了

解背後的原因。 
 
沈老師也認同學生面對很多成長的問題，卻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，除了朋友，也沒有誰

可以傾訴，老師與學生的關係較為疏遠，並不是學生傾訴的主要對象。他特別提到主流學校

的操作非常欠缺人性，只令學生經常承受很多挫敗感。 
 
Queenie 分享自己一次用藥的經驗讓她明白到青少年服用藥物的原因。她因家庭多煩擾的事

情，平日比較難睡得好，但有一次她身體不適，飲了咳藥水後，感覺輕飄飄，很舒暢。她因

這次經驗而開竅了，了解到年青人從藥物中得到的快感。但 Queenie 的體會不止於此，她還

問到「為甚麼年青人要不斷尋求那種快感？」她認為因為年青人在現實生活中無法獲得那種

快感。她強調不應針對所用的方式，而是壓力背後的原因，這樣才可真正解決問題。 
 
韓姑娘提及 K 仔、fing 頭藥等自 2000 年開始在青少年社群流行，白粉等對他/她們來說已過

時，而且他/她們也知道白粉嚴重很多。K 仔流行因為它方便，隨處也可以吸食，而且可以幫

忙忘記煩惱和壓力。K 仔這些「毒品」處理煩惱方面很有效，能短暫地紓緩。她強調並非青

少年無知。 
 
另外，她強調服食違禁葯物並不只是年青人的問題，她的中心較多接觸到二至三十歲年青人，

他/她們很多可能在十多歲時已服用藥物，只是二、三十歲時覺得需要戒掉，所以來找她們協

助。她認為整個城市的人也面對很大壓力，包括她中心的服務對象，只是成年人比青少年較

容易隱藏這個問題。 
 
綜觀以上分析，青少年面對人際關係的壓力、學習壓力、資源及出路的缺乏，導致他/她們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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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違禁藥物，諷刺的是，他/她們也因缺乏吸食的空間，只能到沙灘、公園等公共地方吸食，

因而曝光，被傳媒大事報導。既然服食 K 仔、fing 頭藥等早於幾年前已普遍，政府於去年的

《青少年毒品問題專責小組報告》擬定用兩年時間研究是否推行校園驗毒計劃，為甚麼今年

7 月特首突然宣布新學年在大埔區實行「校園自願驗毒計劃」？而且公布時欠缺具體細節？

倉卒推行，最終引來社會各界疑慮。 
 
 

驗毒計劃令人憂慮的地方： 

 
Queenie 認為，家長肯簽自願書，因為很恐慌，現在有人替他/她們為子女驗毒，「教導」子女，

可以知道子女是否有吸食。參加者袁小姐便批評政府這種動員大眾的方法。她認為社會有不

少人富處理「濫藥」的經驗，如社福機構、宗教機構，政府卻沒有找這些團體來討論，只用

嚇的方法來鼓動沒有這方面知識的大眾贊成驗毒計劃，她批評這種手法很有問題。袁小姐指

出學生期望被尊重，但現時的驗毒計劃並不能符合這點。 
 
除了政府外，學校領導層也沒有尊重學生的意願及權利。大埔區的校長會曾說過會很尊重家

長的意願，但 Jacky 質疑究竟家長多大程度代表了子女？他問道是家長被驗還是學生？學生

的意願有否被尊重？韓姑娘指出曾經有一個個案，學校不以學生「吸毒」踢出校，但是，第

二個星期卻以學生食煙為理由而將學生踢出校。她擔心驗毒計劃實行後，同樣的情況會不斷

發生。 
 
沈老師認為討論驗毒計劃時，要對「濫藥」一詞多討論，就此他提出兩個問題：第一「毒品」

是否只是青年人問題？他相信現在是嚴重了，因為平宜了很多。但是，吸食「毒品」在成人

世界更普遍，例如吸食大麻。第二是傳媒的報導。「濫藥」已在幾年前不斷討論，但為何這幾

個月傳媒特別大事報導呢？他分析這與當時沒有重要新聞有關，而青年議題最容易操作，「濫

藥」便是其中一項很容易報導的題材，而且具爭議性，傳媒只把報導的聚焦放在「問題如何

嚴重」、如何打擊，至於青年面對的問題，傳媒不會談及。 
 
他又問「吸毒」為甚麼成為一個問題，若然是大學生，無聊時，他/她「吸毒」，但不影響讀

書，甚至有幫助，最終也成為律師、醫生，這會有甚麼問題？是否擔心經濟問題？怕「吸毒」

影響十多萬青少年？他問是否出於關心青少年而禁毒。 
 
對於驗毒計劃，作為老師的他恐懼兩方面。一、它會否令青年處於更危險的位置，因為驗毒

計劃可能令學生提早離開學校，隱蔽地吸食。二、它會否影響學生與老師的信任關係，令現

時的關係更為不互信，因為這涉及如何驗毒、學生簽通告等的實際操作，至今他想像不到會

如何進行。他質問怎會有自願？他批評所謂「自願驗毒計劃」根本不是自願，而且年青人不

知道檢驗的過程。沈老師認為驗尿是一項傷害尊嚴的事情，正如查身份証一樣，很多香港人

以為無作虧心事便應讓警察查身份証，在外國，根本不會輕易讓人查身份証，因為這是一種

侮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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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英國與澳洲，校園驗毒也存在很大爭議，投放的資源也頗大，成效卻成疑。他問是否應運

用這些錢在其他方面解決「吸毒」？他同時點出有關計劃其實最終是針對基層的學生，不許

他/她們吸食，但怎樣幫他/她們成長？最後，沈老師問及社會可以用甚麼方法幫助青少年成

長？例如就業問題，現在的政策是傾斜地幫助大學生。但他/她們是少數，大部份是中五畢業、

未能升讀中六的十多萬學生，可以如何幫助他/她們呢？ 
 
就人的自主能力及藥物操控，韓姑娘指出不能把自主無限放大，但這也不表示人完全被藥物

控制，人會有掙扎。所謂自主，其實很有條件性，以期要求青少年自己自主地對抗藥物，倒

不如問年青人的成長有沒有選擇，他/她們不吸毒時，可以有甚麼選擇？若他/她們有好朋友、

老師鼓勵，生活上多些自信心、能力感，不讀書，找到一份喜歡的工作，令他/她們生活中有

其他事情可以達致。但若你要求他/她們在如此不堪的狀況不要「吸毒」、潔身自愛，但沒有

出路，他/她們煩惱、不開心，可以怎樣？但社會只要求他/她們潔身自愛，儘管成年人經歷多，

自主能力也不是很強。年青人的生活環境很多挫敗，總會年少輕狂、反叛，只要成長時，他/
她有其他東西（選擇），便不會如此。例如布殊，他個人未必很能幹，但他的生活條件好，現

在年青人不像他，你要求他/她們自己解決是不行的，應是社會可以給予他/她們甚麼。 
 
 

 對政府處理青年受藥物困擾方法的評價： 

 
韓姑娘提及大埔社福界與醫生等專業人士合作進行「關顧啟動」項目。透過這個項目，有關

人士給予青少年不少支援。但現在被政府騎劫，讚賞他/她們做得很好，已建立網絡，且有心

做事，於是便決定在大埔推行驗毒計劃。政府原意是做兩年的研究看看是否可行，現在還未

做研究便在大埔整區推行。 
 
韓姑娘批評政府處理青少年服用藥物的政策欠缺長遠策略。她提及她工作的輔導中心兩年

前，以二、三十歲為主要對象，二十一歲以下的青少年很少，因為她們以往集中處理那些真

正想解決這問題的人，因而找一間輔導中心幫忙。若青少年因被家長、學校逼來的話，無意

義，溝通不到。最近這一兩年政府要求她們轉型，規定她們處理某個數額的廿一歲以下青少

年。所以，她們中心最近的數字便有一半是這個年齡層的青少年。她批評這並非自然現象，

她們感到很無奈。韓姑娘批評政府一直欠缺長遠的禁毒政策，突然覺得嚴重，便做這做那。社工界

曾建議政府開禁毒高峰會，讓民間多些討論，但政府不聽。 
 
沈老師批評「禁」是政府一貫處理青少年問題的方式，不講對話，只用「禁」的方法減低成

年人對青少年的恐懼。他分析政府所做的只是為政治服務。現在香港政府是一個弱勢政府，

一些大是大非、容易操作的事件，便會主動做。如處理青年「濫藥」是黃仁龍負責，曾蔭權

突然領軍，便是為了獲得政治功績。政府其實以不同的公關手段愚弄市民，例如警察掃 K 場，

容易做，然後通知傳媒他/她們做了這些工作。驗毒計劃其中一個缺失的地方是將家長、老師、

學校、政府及社會與藥物的用家置放在一個對立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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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位參加者林先生分析政府驗毒計劃背後的一套管治思維。他指出政府在打擊青少年「濫

藥」方面，只使用幾個方法：第一是承繼港英政府處理 67、68 年暴動的手法，撥幾百萬落區

議會，舉辦一些青少年暑期活動等。第二是靠嚇，如「濫藥」會導致性無能、尿頻。第三是

強制方法如驗毒計劃。第四是用公關手法，如警方有行動會通知記者，現在最近每天也有打

擊毒販販賣的新聞。 
 
 

小結： 

香港社會在不同時代也面對「毒品」問題，例如白粉（海洛英）、大麻等，近十年多流行的主

要是精神科藥物，可見「毒品」一直禁不了。韓姑娘指出，對於處理「毒品」，不同文化、不

同民主與自由程度的社會，採取截然迴異的態度與方法，例如英美、東南亞均是零容忍的態

度，採取禁的方式，但荷蘭、北歐是用緩減政策，她提及有一位歐洲學者的想法，認為不同

時代出現不同種類的「毒品」，根本禁不了，用高成本來打擊，為何不從另一個角度看緩減傷

害。可惜的是，我們社會至今還未曾認真及廣泛地探討不同的解決方法，只堅持禁制方法。 


